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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格标记理论视阈下文学作品风格的传译 

———以《月亮和六便士》汉译本为例

张白桦，杨　柳

（内蒙古工业大学 外国语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０１００８０）

［摘　要］文学作品的风格因其模糊性和主观性，一直是学界讨论的热点问题。英国小说家毛姆的长篇小说《月亮和六便
士》傅惟慈译本自１９９５年首次出版以来，被多次再版，至今风采依然，堪称经典，但相关研究却缺缺乏全面性和深刻性。本
文以风格标记理论作为研究主导，从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个层面探讨原文风格在译本中的再现，进一步验证风格标记

理论对文学作品风格传译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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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作品的风格指作品的风骨气质或精神风
貌，风格的鲜明与否直接影响到作品的艺术感染力。

因此，文学翻译首当其冲的任务就是对原作风格的

再现。如果用中国传统的翻译标准来形容，傅雷的

“神似”说和钱钟书的“化境”说便是对翻译风格的完

美诠释，也是翻译工作者毕生追求的翻译境界。然

而，文学作品的风格虚无缥缈，很难被界定，译界一

直以来对其可译性争论不休。例如，翻译家周煦良

说过：“风格离不开语言，不同的语言无法表达相同

的风格。”［１］而作家老舍的观点是：“保持原作的风格

大非易事，但是，倘若我们能够真的对一位外国作家

有深刻的了解，知道他在艺术上的地位与特点，我们

还是能够从我们的文字表达中表现出他的风格

的。”［２］文学翻译作为一种“创造性叛逆”的艺术再现

形式，语言的差异并不仅不会阻碍作品风格以及神

韵的传达，反而成就了风格的多元化。正如茅盾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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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文学翻译是是使用另一种语言，把原作的艺术

意境传达出来，使读者在读译文的时候能够像读原

作时一样得到启发、感动和美的感受。这样的翻译，

自然不是单纯技术性的语言外形的变易，而是要求

译者通过原作的语言外形，深刻地体会了原作者艺

术创作的过程，把握住原作的精神，在自己的思想、

感情、生活体验中，找到最适合的印证，然后，运用适

合于原作风格的文学语言，把原作的内容与形式正

确无误地再现出来。”［３］从古至今，翻译文学的瀚海

中不断涌现富有生命力的优秀译作，这充分印证了

文学作品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译的。

　　一　风格标记理论

标记理论最早由布拉格学派于２０世纪３０年
代提出，是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标记

对立最早应用于音位学，随后其方法论广泛用于语

义学、语用学、语法学、形态学、应用语言学等各个

分项研究及边缘学科中。后来，英国语言学家杰弗

里·利奇在《小说文体论：英语小说的语言学入门》

一书中将其运用到文体学中，提出了风格标记的概

念，为翻译风格的量化开辟了科学性研究的道路。

风格标记理论认为文学作品风格不仅可译，还

有其应用的规律及其结合与联合的方法。翻译风

格受原文本语言风格、译者主观因素和译者所处的

主流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影响，刘宓庆在此基础上

将风格标记分为形式标记和非形式标记两个层面。

语言是一种表征意义的符号系统，故形式标记在对

作品进行表象语言符号的分析基础上，又分为音系

标记、语域标记、句法标记、词语标记、章法标记和

修辞标记六类。而翻译风格的形成还有许多心理

上的和情态上的因素，所以非形式标记是对作品非

直观的、意念的分析，主要体现在作品表现法、作品

的内在素质、作家精神气质和与接受者的视野相融

合四个方面。刘宓庆认为：“翻译风格论关注的中

心是原语风格意义的所在，以及在对原语的风格意

义进行分析的基础上获得译文风格对原文风格的

适应性。”［４］２１９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对译文标记过

度会产生所谓的“华美译文”，标记欠缺又会出现

“翻译腔”现象，因此，风格标记理论不仅对原作风

格研究有重要意义，也同时指导着译者对整个翻译

过程的操控。

　　二　《月亮和六便士》傅惟慈译本中的风格美

傅惟慈，［５］１９２３年生于哈尔滨，曾先后就读于
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和北京大学。他通晓英、德等

多种语言，翻译过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

瑞士、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三十余部，

共计三、四百万字，曾两次担任中国翻译工作者协

会理事。《月亮和六便士》［６］是英国“最会讲故事

的”小说家毛姆的长篇扛鼎之作，在众多译者的译

本中，文学翻译家傅惟慈的译本自１９９５年上海译
文出版社首次出版以来，几乎每年再版，深受读者

喜爱。毛姆的语言风格幽默、犀利、发人深省，而译

作恰如其分地传达了原作的风格，译者自身的气质

也流露于字里行间，与读者的审美期待相契合。本

文以２０１５年上海译林出版社出版的译本为蓝本，
从形式标记中的语域、词语、句法、修辞标记和非形

式标记中的与接受者视野融合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进一步体会傅惟慈先生对原文的把握和对其意义

及风格的再现。

（一）形式标记的风格美

翻译是一种基于语言转换的活动，想要保证译

作与原作风格的契合，首先要从语言上入手。文学

作品的语言富于形象化和音乐性、凝练含蓄、具有

强烈的感情色彩，形式标记便是从遣词造句、修辞、

语体等方面挖掘原作风格最直观、最重要的手段。

１．语域标记。英国语言学家韩礼德（Ｍ．Ａ．Ｋ．
Ｈａｌｉｄａｙ）将语域定义为：“语言变体可以按照使用
的情况划分为语域。”［７］说得通俗一些，语域就是语

言使用的场合和领域。《月亮和六便士》中，毛姆站

在全知视角，以第一人称讲述了整个故事。叙述者

自述部分，语言相对书面化，而对话作为塑造人物

性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口语化用词较多。傅惟慈并

没有被这种转化所迷惑，而是精心遣词造句，回归

原作语言风格。

Ｅｘａｍｐｌｅ１：Ｔｈｅｔｉｍｅｈａｓｐａｓｓｅｄｗｈｅｎｈｅｗａｓａｎ
ｏｂｊｅｃｔｏｆｒｉｄｉｃｕｌｅ，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ｏｌｏｎｇｅｒａｍａｒｋｏｆｅｃｃｅｎ
ｔｒｉｃｉｔｙｔｏｄｅｆｅｎｄｏｒｏｆｐｅｒｖｅｒｓｉｔｙｔｏｅｘｔｏｌｈｉｍ．

译文：斯特里克兰德受人揶揄讥嘲的时代已经

过去了，为他辩护或甚至对他赞誉也不再被看作是

某些人的奇行怪癖了。

“揶揄”“讥嘲”“赞誉”等词语是典型的文学语

言，此句是小说开篇作者对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的

评价，若简单译成“嘲笑”“赞扬”或“称赞”，就变成

了干巴巴译文，读起来味同嚼蜡，并不能体现毛姆

精深切要的选词技巧，将“ｅｃｃｅｎｔｒｉｃｉｔｙ”和“ｐｅｒｖｅｒｓｉ
ｔｙ”合译为“奇行怪癖”也充分利用了汉语中四字词
语简洁、精炼的特点，对气氛的渲染力只增不减。

Ｅｘａｍｐｌｅ２：———“Ｂｕｓｔｅｄ？ＡｓｋｅｄｔｈｅＣａｐｔａｉｎ．
———“Ｂｌａｓｔｙｏｕ，”ａｎｓｗｅｒｅｄＳｔｒｉｃｋ
ｌａｎｄ．

译文：“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吧？”船长又问。

“滚你的蛋，”斯特里克兰德说。

这两句对话发生在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和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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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提岛上的布吕诺船长的对话。布吕诺船长是第

一位能鉴赏斯特里克兰德的绘画的人，他们用不同

的方式诠释着对理想的追求。两人关系熟络，交谈

用语自然也就很随便。“ｂｕｓｔ”本义指破产，船长真
正想问的是斯特里克兰德是不是没钱了。“破产”

用在口语中过于正式，“没钱”又略显俗套，若仅用

一个词表示未免与原文相形见绌，傅惟慈索性将一

个词处理成一个短句，“一个子儿也没有了”常见于

汉语口语中，形容没钱了，用在此处甚是贴切。另

外，主人公从表面来看是一个高冷淡漠、语言尖酸

刻薄的人，将“ｂｌａｓｔｙｏｕ”译成“滚你的蛋”更能体现
其脱口而出的流利性。

２．词语标记。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独特的用词
倾向，毛姆行文中用词简练，惜字如金，但表达的意

义却不乏深刻性，耐人寻味。如若仅从字面意思理

解，恐怕不得其义，翻译出的译文也会寡淡无味。

傅惟慈在吃透原文的基础上，选取汉语中惯用的词

语或成语再现其义，要言不烦。

Ｅｘａｍｐｌｅ３：Ａｂｏｖｅｗａｓｔｈｅｂｌｕｅｓｋｙ，ａｎｄｔｈｅ
ｓｔａｒｓ，ａｎｄａｌｌ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ｄｅｓｅｒｔｏｆｔｈｅＰａｃｉｆｉｃＯｃｅａｎ．

译文：头顶上是一片碧空，群星熠熠，太平洋烟

波淼茫，浩瀚无垠。

毛姆写景的功力可谓独出手眼，这句是小说结

尾对主人公的孩子跳舞时的背景描写，原文并没有

运用多么华丽的形容词，但孩子在晴朗的天空舞蹈

应该是一番美轮美奂的景象，译者用“碧”、“熠熠”

来形容天空和星星，美不胜收；而将“ｄｅｓｅｒｔ”一次延
伸译为“烟波渺茫，浩瀚无垠”，画意诗情，别有滋

味。由此可见译者对原文语境的深切体会和深厚

的文字功底。

Ｅｘａｍｐｌｅ４：Ｎｏｔｈｉｎｇｅｖｅｒ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ｉｎｔｈａｔｌｉｔｔｌｅ
ｔｏｗｎ，ｌｅｆｔｂｅｈｉｎｄｂｙ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ｏｆｃｉｖｉｌｉｓ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ｏｎｅｙｅａｒ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ｔｈｅｎｅｘｔｔｉｌｌｄｅａｔｈｃａｍｅ，ｌｉｋｅａ
ｆｒｉｅｎｄ，ｔｏｇｉｖｅｒｅｓｔｔｏｔｈｏｓｅｗｈｏｈａｄｌａｂｏｕｒｅｄｓｏｄｉｌｉ
ｇｅｎｔｌｙ．

译文：文明日新月异，这个小城却好像被抛在

后面，永远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如此年复一年，直

到死亡最后来临，像个老友似的给那些勤苦劳动一

生的人带来永久的安息。

将“ａｄｖａｎｃｅ”译为“日新月异”而并非简单的
“进步，”即没有炫技的成分，又晓畅贴切，形容出人

类文明发展的速度之快。而“ｆｒｉｅｎｄ”没有译为“朋
友”而是“老友”，给人以亲切之感。毛姆总是擅长

用最简单的语言跟读者讲道理，而译者却毫不逊

色，较好地传达了原文中“隐晦”的风格标记特征。

３．句法标记。句法标记表现在形形色色的句
式运用上。英语重形合，而汉语重意合，适当的增

加、重复或变换句式，能使译文通顺流畅，地道

可读。

Ｅｘａｍｐｌｅ５：Ｉｗａｓｎｏｔｕｎ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ｆｏｒｊａｇｇｅｄｒｏｃｋｓ
ａｎｄ ｔｒｅａｃｈｅｒｏｕｓ ｓｈｏａｌｓ ｉｆ Ｉ ｃｏｕｌｄ ｏｎｌｙ ｈａｖｅ
ｃｈａｎｇｅ———ｃｈａｎｇ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ｘｃｉｔ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ｆｏｒｅ
ｓｅｅｎ．

译文：只要在我的生活中能有变迁———变迁和

无法预见的刺激，我是准备踏上怪石嶙峋的山崖，

奔赴暗礁满布的海滩的。

英文中经常使用破折号来避免句子过长和过

于通俗化，在解释范例、定义或对比时都可以采用。

而汉语中对破折号的使用相对较少，仅仅用于必要

的解释说明。原文在后置的条件状语从句中使用

了破折号来进一步解释说明“ｃｈａｎｇｅ”，傅惟慈在译
文中保留了破折号的使用，主要因为此处双语破折

号的功能相同，如若删去，强调的意味就显得没那

么强了。但通篇看来，傅惟慈为力求忠实，在译文

中几乎还原了所有原文中的破折号，这种做法也是

不可取的。另外，英文句子中条件从句通常后置，

而汉语习惯先说出假设，因此译者将条 ｉｆ从句前
置，用译入语的惯用形式将原文的意义和风格表达

出来，这样译文才不会显得生硬拖沓。

４．修辞标记。英语中有超过３０种修辞格，而
汉语中大多数都能找到对应的表达。刘宓庆在《当

代翻译理论》中指出，在风格标记传译的三种换码

模式中，首选应该是“对应式换码”。［４］２３８毛姆在行

文中经常采取比喻或拟人的手法，目的是更好地揭

示事物的本质，将深奥的道理说得浅显易懂。

Ｅｘａｍｐｌｅ６：Ｉｔａｋｅｉｔｔｈａｔ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ｓｔｈｅｇｕａｒｄ
ｉａｎｉｎｔｈｅ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ｏｆｔｈｅｒｕｌｅｓｗｈｉｃｈｔｈ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ｈａｓｅｖｏｌｖｅｄｆｏｒｉｔｓｏｗｎｐｒｅ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Ｉｔｉｓ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ｅ
ｍａｎｉｎａｌｌｏｕｒｈｅａｒｔｓ，ｓｅｔｔｈｅｒｅｔｏｗａｔｃｈｔｈａｔｗｅｄｏｎｏｔ
ｂｒｅａｋｉｔｓｌａｗｓ．Ｉｔｉｓｔｈｅｓｐｙｓｅａｔｅｄｉｎｔｈｅｃｅｎｔｒａｌ
ｓｔｒｏｎｇｈｏｌｄｏｆｔｈｅｅｇｏ…

译文：我把良心看作是一个人心灵中的卫兵，

社会为要存在下去制订出的一套礼规全靠它来监

督执行。良心是我们每个人心头的岗哨，它在那里

之前站岗，监视着我们别做出违法的事来。它是安

插在自我的中心堡垒中的暗探……

这段中最出彩的翻译莫过于关于良心的三个

比喻。作者别出心裁地选择了“ｇｕａｒｄｉａｎ”“ｐｏｌｉｃｅ
ｍａｎ”“ｓｐｙ”作为“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的喻体，使其更为生
动、具体、形象化，也突出了“良心”对于一个人的重

要性。傅惟慈巧妙地将这三个喻体处理为“卫兵”

“岗哨”“暗探”，既与后面的三种功能相切合，又不

失文采。

Ｅｘａｍｐｌｅ７：Ｙｏｕｆｅｅｌｌｉｋｅａｄｉｓｅｍｂｏｄｉｅｄｓｐｉｒｉｔ，

３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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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ｍ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ａｎｄｙｏｕｓｅｅｍｔｏｂｅａｂｌｅｔｏｔｏｕｃｈｂｅａｕｔｙ
ａｓｔｈｏｕｇｈｉｔｗｅｒｅａｐａｌｐａｂｌｅｔｈｉｎｇ；ａｎｄｙｏｕｆｅｅｌａｎｉｎ
ｔｉｍａｔｅｃｏｍｍｕｎｉｏｎｗｉｔｈｔｈｅｂｒｅｅｚ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ｔｒｅｅｓ
ｂｒｅａｋｉｎｇｉｎｔｏｌｅａｆ，ａｎ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ｉｒｉｄｅｓｃｅ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ｒｉｖ
ｅｒ．Ｙｏｕｆｅｅｌｌｉｋｅｇｏｄ．

译文：你有一种灵魂把肉体甩脱掉的感觉，一

种脱离形体的感觉。你好像一伸手就能触摸到美，

仿佛‘美’是一件抚摸得到的实体一样。你好像同

飒飒的威风、同绽露嫩叶的树木、同波光变换的流

水息息相通。你觉得自己就是上帝。

此段是叙述者对抛弃妻子的斯特里克兰德说

的话，看似是赞美，事实上蕴含着极大的讽刺和挖

苦的意味。文中主句用了三个“ｙｏｕｆｅｅｌ”和一个
“ｙｏｕｓｅｅｍ”，虽不是绝对工整的排比句，但语气相
同，对“ｙｏｕ”的重复增强了节奏感和气势，深化了表
达效果。分句中三个 ｗｉｔｈ引导的状语成分构成严
谨的排比句，形象生动，读起来朗朗上口。傅惟慈

保留了原文的修辞形式，再加上其斐然的文采，使

译文画面栩栩如生，成功传达了叙述者话语中的感

情色彩。

毛姆是一个擅长洞察人的内心世界的作家，其

语言幽默讽刺，读起来兴味盎然。他不喜欢将自己

的作品润色过渡而使其道貌岸然，他的文字并不剑

拔弩张，语气中总有一种超然于小说和读者之外的

英国式的冷淡风度，不免有些尖酸的笔触，准确刻

画出自己所见所闻的社会现实。毛姆嘲笑许多现

代作家的作品：“行为是千篇一律的；描写是重复冗

长的；感觉是索然无味的”。因此，毛姆也被誉为

“英国的莫泊桑”。

傅惟慈先生一生潇洒自在，热衷于钱币收集和

旅行。关于《月亮和六便士》，他坦言到，如若他像

斯特里克兰德一样置身于一座荒岛上，没人会看他

的译作，那他宁愿选择去流浪。他之所以扛起文学

翻译这杆大旗，是为了寻求残酷现实中的一点意志

自由罢了。傅惟慈之所以选择将毛姆展现在中国

读者面前，正是由于两者精神追求的契合，这也为

他的译作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他也被誉为

毛姆的“东方知音”。傅惟慈自身对翻译风格也有

独到的见解：“对于翻译工作者来说，最重要的一点

是提高自己的辨识力，首先练就一双‘慧眼’，发现

原著的风格，进一步再在译文中尽量求其体现”。［５］

傅译本中许多寓意深刻的语句被读者们划为经典

语录，这不仅看出他在语言层面的斟字酌句，也离

不开他对接受者审美期待的挖掘，也就是我们所说

的非形式标记。

Ｅｘａｍｐｌｅ８：Ｉｄｏｎｏｔｂｅｌｉｅｖｅｔｈａｔｔｈｅｒｅｗａｓｉｎｔｈａｔ
ｇｅｎｔｅｅｌＢｏｈｅｍｉａａｎｉｎｔｅｎｓｉｖｅｃｕｌｔｕｒｅｏｆｃｈａｓｔｉｔｙ，ｂｕｔＩ
ｄｏｎｏｔｒｅｍｅｍｂｅｒｓｏｃｒｕｄｅａ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ａｓｓｅｅｍｓｔｏｂｅ
ｐｒａｃｔｉｓ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ｄａｙ．

译文：我不认为当时风雅放浪的诗人作家执身

如何端肃，但我却不记得那时候文艺界有今天这么

多风流韵事。

毛姆的刻薄众所周知，但这种刻薄是基于对人

性洞若观火的基础上，前半句中“ｇｅｎｔｅｅｌ”“ｃｈａｓｔｉ
ｔｙ”与后文中的“ｃｒｕｄｅ”“ｐｒｏｍｉｓｃｕｉｔｙ”形成鲜明对
比，讽刺意味浓烈，但却隐藏着对众生的怜悯和慈

悲。译文却也毫不逊色，“风雅、端肃”和“风流韵

事”充分考虑到了汉语含蓄的表达方式，避免了如

实翻译可能造成的粗俗，在精确再现原文风格的基

础上，把目的语读者纳入考虑范畴，使译文地道

可读。

傅惟慈通过语言的桥梁与作者情思互通、心灵

相应，较好地沿袭了作者平实与深刻并重的写作风

格，使译文晓畅得体，耐人寻味。无论从形式标记

还是非形式标记层面，傅惟慈的《月亮和六便士》都

不失为一部佳译。然而，译作翻译风格不仅受制于

文本，译者生活阅历、个人气质和翻译目的及原则

等诸多主客观因素也将译者自身风格融之于无形，

故文学作品风格的传译问题还需更为多元和深入

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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